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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中的篇章
安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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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文化视野中的篇章已超越了传统语言学对篇章的理解范畴，篇章成为多相的、具有特殊文化价值的超语言组织，需要进一步的解释。本文研究认为，文化篇章具有意义建构、集体文化记忆、个性改造及文化象征等多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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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引言
篇章是基本的交际单位。语言本体研究向语言使用者及语言使用过程研究的转向也使得对篇章的研究不断获得新的视角，产生了篇章语用、篇章语义、篇章修辞等研究领域，为从新的角度研究篇章功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使世界各国联系、交往愈加密切，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往往是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是否顺畅，是否能够达到交际双方的预期目的，对异族文化的理解程度往往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这样，篇章所包含的文化意义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我们认为，这首先要从篇章的语义结构说起。
1 篇章的语义结构
诺维科夫（А.И. Новиков）认为篇章的内容与它的所指层是对应的。（Новиков 1983: 5）他通过对篇章进行所指分析（денотативный анализ），建立篇章的所指结构来把握篇章的内容。他将篇章所指涉的事物或现象分离出来，又按主次把所指分成三个层次：主题（тема）、次主题（подтема）、分主题（субподтема）。次主题是从属于第一层次的次要内容，分主题是与次主题有关联的所指。
主题（тема）

次主题1    次主题2
（подтема1）  （подтема2）

分主题1         分主题2         分主题3
（субподтема1）   （субподтема2）  （субподтема3）
波波夫（Ю.В. Попов）和特列古博维奇（Т.П. Трегубович）的研究则更进一步，他们不仅提到了所指分析，也进行了内涵分析。他们认为，命题是所指事物（денотат）意义与内涵（сигнификат）意义结合的语义结构。（Попов, Трегубович 1984：110－114）所指内容的主要承载者是主辞（субъект），内涵意义的承载者是谓词（предикат）。他们将这些表示命题所指的称名合并为一个篇章指涉（текстуальный референтор），将命题的具体谓词即下属谓词（предикат-гипоним）浓缩成功能上属谓词（функциальный предикат-гипероним），并提出了合并、浓缩的方法。
范·迪克（van Dijk）（熊学亮 1999：133—134）提出了篇章理解认知规律的宏观规则——删略规则、概括规则、组构规则，和波波夫、特列古博维奇的合并主辞、浓缩谓词的方法大体是一致的，波波夫、特列古博维奇比范·迪克多出一个同义规则。后者依据宏观规则将微观命题浓缩成层次更高的宏观命题或宏观结构，将篇章的宏观结构称为篇章高层次的语义结构。

第二轮转化：                      宏观结构                                
↑                                                                         

第一轮转化：           宏观结构1             宏观结构2                  
↑                                                                          

微观结构1       微观结构2        微观结构3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切尔努欣娜（И.Я. Чернухина）提出，篇章具有特定的情感背景，由作者的情感倾向构成，因而情感层面（эмотивный план）是篇章语义分析重要的研究对象。（Чернухина 1977）俄罗斯语言学家加利佩林（И.Р. Гальперин）将篇章所表达的信息分为事实内容信息、观念内容信息、潜在内容信息三类。（Гальперин 1981）
陈勇认为篇章的命题语义、主观情态语义（作者的主观评价态度、观念、观点、立场、价值取向）是篇章的基础语义层。除此之外，篇章还有伴随语义层，它包括风格伴随语义、文化伴随语义、篇际伴随语义。（陈勇 2006）
当然，除了层次式的分析，对篇章语义结构还有许多从其他角度的很有见地的分析，如邓军、蔡晖等学者的多维立体的语义结构分析，横向、纵向的语义结构分析等。在这里我们就不一一陈述了。
2 文化视野中的篇章
2.1文化篇章
安德龙基娜（Н.М. Андронкина）强调，文化篇章（текст культуры）在外语教学中应是一个关键的概念，同时她对文化篇章的理解是宽泛的，她将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都归为文化篇章。我们认为，具有文化伴随语义的篇章可以称为文化篇章。就像索罗金（Ю.А. Сорокин）和马尔科维娜（И. Ю. Марковина）认为的那样（彭文钊、赵亮 2006：98），听话人如果在文化篇章中发现了他不能理解的，或感到奇怪的、需要解释的成分，那么这个篇章就带有民族文化成分。他们也把这种篇章称为空白篇章。我们把文化篇章分为如下两类：
第一类是含有语言文化信息单位的篇章。
语言文化信息单位是篇章中文化伴随意义最直接的载体。词、句子、整个篇章都可以体现民族文化内容，因为它们都可以成为语言文化信息单位。
第二类是直接涉及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有关内容的篇章。
直接涉及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有关内容的篇章，如民间故事、国家历史、城市概况等，都具有强烈的文化伴随语义。
2.2 文化篇章的多相性
传统语言学对篇章的定义是：“篇章是意思连贯的连续的符号单位，其主要特点是连贯性和完整性。”（Добросклонская 2000）洛特曼（Ю.М. Лотман）认为，文化中篇章的概念与语言学中篇章的概念是不同的，篇章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是超语言组织，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否则不能被理解或不能被充分理解。（Андронкина 2007）在文化符号学的层面，篇章应至少被两次编码（Лотман 2002: 158）。如《法律》篇章，同时属于自然语言和法律语言：既是各种意义的符号组成的一个链（自然语言），同时也是具有统一意义的某种复杂符号（法律语言）。
文化视野中的篇章已大大超越了传统语言学对篇章的理解，正像洛特曼所说（Лотман 2002：165），篇章成为多相的，代表了语法-词汇单位、语调、音响效果、字体，甚至视觉印象等符号的混合物。任何一个自然语言的篇章都是好几种“语言”写成的，更准确地说，是用具有彼此复杂关系的混合“语言”写成的。
文化篇章的多相性使得对它的理解复杂化了，因为对篇章理解得正确与否不仅取决于语言单位及其组合，也取决于必须的交际背景、文化背景等因素。多布罗斯克隆斯卡娅（Т.Г. Добросклонская）认为，对于媒体篇章而言，交际背景首先是媒体篇章生成、传播、接受的特点和条件，既包括情景语境性质的成分，也包括社会文化性质的成分（Добросклонская 2000），即所有媒体篇章语言部分背后的东西。篇章是复杂的交际现象，包括所有伴随交际过程的非语言因素：信息生产、传播、接受的特点，交际参与者的信息及其特点，文化思想背景等。交际的语言成分和非语言成分在篇章中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任何篇章都不是某一个结构单线连续的扩展，而是两个或更多的带有不同程度互译性的篇章结构的交织和相互重新编码。
2.3 文化篇章的功能
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篇章，使得篇章的社会交际功能也极大地复杂化了。正像洛特曼指出的那样，篇章不仅仅具有由承载者到接受者的信息通知功能，在接收篇章信息的过程中，还产生接收者与篇章的交流、接收者和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接收者与自身的交流等多方位的交流活动，从而使篇章具有了意义建构、集体文化记忆及个性改造、文化象征等多种功能。（Лотман 2002: 160—161）
篇章是存有各种编码的复杂的机构。多布罗斯克隆斯卡娅认为，篇章在大众媒体领域与在传统语言学中的含义是不同的。（Добросклонская 2000）媒体篇章不仅仅是连续的语言符号，而是任何连续的符号。电视篇章不仅由语言组成，而且同时在多个层次——语言的、视频的、音频的层次连续扩展，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具有多层性和大容量性。广播篇章和报刊篇章也具有一定的媒体特征：音乐、音响效果及报刊的装帧特点。这样，篇章内部的多语言性使它具有了相应的、各种不同的次结构，它们之间的复杂的对话关系成为意义建构的机制。因此，篇章在我们面前不是用一种语言表示的某种消息，而能够像具有智力特征的个体一样产生新的信息。这样，篇章就具有了意义建构功能，它不是作为预先设定好的意义的消极包装，而是意义的发生器。
思维构造是生成新篇章的基础单位。每个思维构造至少是两个较低层次思维构造的组合，同时是更高层次的思维构造的一部分。在篇章生成的智能机制中记忆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人的个性意识和人类积累的文化制约着思维构造的组合及其关系转换。多层次及符号非同一的篇章，能够进入一个与周围文化语境及读者的复杂的关系，不再是发出者对接受者的简单的报道。在具有凝聚信息的能力的同时，篇章获得记忆，同时它表现出自我增长的特性，在这个结构复杂的阶段，篇章不仅传达放入其内部的信息，而且对它进行变换并加工出新的信息，产生意义的增加。一种情况是错误的加工，使变化成为一种杂音，消耗了原有信息，导致意义的歪曲；另一种情况是变化趋向创建新的意义，即创造性地加工信息。因此，篇章的意义建构功能也可以被称为创造功能。
从文化的角度看，篇章和篇章接受者之间是一种新的关系，接受者不是消极地接受篇章，而是与篇章进行交流、对话。对话过程中产生篇章信息与接受者记忆的碰撞。接受者在这种对话中的作用是积极的，他具有符号抵抗力，他对篇章符号、信息的接受是有选择性的，他并不接受所有的篇章信息，而倾向于接受能够激发他的篇章潜能的信息，因为越和接收者记忆中的东西接近的事件越容易被接收者理解。因此，篇章理解的必要条件是：对话的发出者（篇章的建构者）和接受者具有一定的、共同的记忆。没有这个条件，篇章就无法被理解。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篇章不仅具有符号和信息，也定位于一定类型的记忆，包括它的结构和特点。洛特曼认为，接收者总是尽力用某种方法将篇章与自己的记忆同一，同时，篇章也总是进入到接收者的记忆当中并改造它。（Лотман 2002: 175）这样，在信息接受者与自我的交流过程中，篇章体现了它的改造功能，它帮助读者个体进行改造、改变其结构定向和与元文化联系的程度。
记忆是篇章含有的传统惯例成分，它存在于信息发出者和接收者的意识中。对篇章情景和形象理解的关键先前就已存在，只是在与篇章的交流过程中在接收者的记忆中被激活。从这个角度可以区分两种类型的言语活动。一种针对抽象的接受者，他的记忆量是任何以该语言为母语的人都具备的；另一类则是指向具体的接受者，他的个性记忆的容量发出者很清楚。无论针对哪一种，他们的记忆在接受篇章信息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被篇章发出者改造。文化记忆是研究文化篇章的重要概念。在接收者理解篇章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接收者和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它体现了篇章的集体文化记忆的功能。该交流一方面表现出对文化记忆不断增补的特性，另一方面，在使篇章包含的文化信息的某些方面积极化的同时，使另一些方面完全或暂时地被遗忘。
篇章的象征功能也与文化记忆问题相关。篇章的多相和多结构性，使它和具有丰富内部构造的多相的文化同处一列。篇章能够表现整个人类文化的历史。从久远文化深处来到我们面前的篇章具有重建完整的文化层、恢复文化记忆的能力。可以说，篇章建构的是减缩了的文化记忆程序。在这个意义上，篇章就变为文化的象征，成为一种象征符号，能够给与其接收者“力量”与“能量”。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篇章，必须将被研究的篇章列入更广泛的文化图示中，并关注在该文化类型界限内篇章的价值等级。篇章具有自动的个性，无论针对何种接受者，篇章总是选择相应的自我描写的语言，将自己的语言和自我界限感觉与它所属的总的文化模式相一致。
2.4 文化篇章的交流
不同文化的交流可以通过不同民族文化篇章的交流来体现。文化篇章的走向取决于文化“中心—外围”的价值特点。如果文化中心，即文化接受主体“我”的位置具有较低的价值特征，而外围，即文化的“他们”具有较高的价值特征，则会产生大量接受外来篇章现象，这也是该文化的加速运动、发展的时刻。当文化“中心—外围”的价值特点情况相反的时候，文化中心就会产生自我孤立情况，对外来篇章的掌握就会停止，该文化内部发展速度也会发生停滞。
不同民族文化间篇章的交流，甚至篇章内部的意义构成过程，就其本质来说，都是靠某种类似翻译的机制。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篇章交流是否顺畅取决于这种翻译机制是否能够充分地行使其转换的功能。当一种文化被当做是完全不能翻译的篇章时，它是被排除在某种语言的意义构成机制之外的，相反，则能够很好地进入另一种文化；而且，两种文化的相互理解越自然、简单，转换成的篇章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就越能准确地保持自己原有的功能。
结束语
篇章是语言使用者、语言、文化和交际四者有效互动的重要层面。沃罗比约夫（В.В. Воробьев）认为，交际的最终目的是要掌握非语言信息，包括文化信息。（Воробьев 1997：53）人类各民族精神文化通过各类文本和篇章固定下来。跨文化交际体现了语言个性完整的“文化篇章活动”。从文化的视角研究篇章，使我们对篇章的意义建构、集体文化记忆及个性改造、文化象征等诸多文化功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异族文化，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实现成功的跨文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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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xt in Viewpoint of Culture
AN Li-hong
(Russian Language Department of Dal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Dalian 116002, China)

Abstract: The text in viewpoint of culture is beyond faraway the textual category of traditional linguistics, it becomes a super-language construction with multiphase and special cultural value, and need make further researching efforts. Our study would show that cultural text has multiple functions such as building meaning, collective culture remembering, individuality reforming and culture signify.
Key words: semantic structure of text; cultural text; functions of cultural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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